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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后的计划生育奖励
扶助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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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由“提倡一孩”向全面“提倡两孩”的调整，必然要求计划生育奖励
扶助政策做出相应调整。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调整，应当遵循科学衔接、公平公正、国家尽责、社会
关注的原则，形成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机制，弱化乃至消除奖励扶助政策中的城乡差别、地区差
别和民族差别，真正体现其国策地位和公平公正原则。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基本走向应当是由
奖励“一孩家庭”转变为鼓励按政策生育。需要重点修订的内容，一是“双轨制”，以新法实施为标志，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二是包到底，重点解决好历史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的实际困难;三是增重点，把解决伤病残独生子女家庭的实际困难放在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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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chang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to the two-child policy，the family plan-
ning reward and assistance policies must be adjusted accordingly．Adjustment of the reward and assis-
tance policies should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connection，fairness，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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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s in reward and assistance polic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provinces and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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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生育政策调整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改革研究”( 15AＲK002)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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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育数量限制政策的重要保障。
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对执行了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提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
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的调整目标。同年 1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子女”，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全面两孩”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体现出国家、民族长远
利益与家庭、个人发展需求的有机统一，符合国情，顺乎民意。然而，生育政策由“提倡一孩”向“提倡
两孩”的重大调整，必然要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做出相应调整。为了体现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实
现“全面两孩”的政策目标，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调整的走向应当是由奖励“一孩家庭”转变为鼓励
按政策生育，并且把重点放在解决好历史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实际困难上。

1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发展历程

为了鼓励群众实行计划生育，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始就制定实施了奖励扶助政策，并且在

奖励扶助的对象、形式、内容、额度、资金来源等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但是，以往的奖励扶助政策，都
服务于“提倡一孩”，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必然面临调整和修订的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基本上沿用了五六十年代的奖励政策。遵循的主要依
据包括: 1957 年 12 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职工绝育、因病施行人工流产的医药费和休息期间工资待
遇问题的通知》; 196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 1964 年 4 月，国
务院批转的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开支问题的规定》; 1966 年 1 月，中共中央批转的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关于计划生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978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
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主要措施是:免除节育和结扎手术费;职工做手术的，给予必
要的休息时间，休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全勤评奖;农村社员因做手术误工的，照记工分，不影响基

本口粮分配(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 。
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确立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并且明确要求“在入托儿所、入学、就医、招工、招
生、城市住房和农村住宅基地分配等方面，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各地在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奖励照顾工作
中的一些做法，如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适当延长产假，产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调资和晋级; 农村

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地区，对独生子女家庭包产低一些，或多承包责任田，等等，并且要求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并予以实施。《指示》还对奖励优待政策的经费
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国营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在企业福利基金、利润留成中解
决;机关、学校等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福利费项下开支; 城镇待业人员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可暂由
计划生育事业费列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采取多承包一些责任田或降低一些包
产指标的办法来奖励独生子女户，一些地方仍可由公益金支付独生子女保健费。对于每年平均收
入不足 50 元的困难地区，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国家补助 50%，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负担一半
(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 。整个 80 年代，各地基本上都是按照《指示》的精神，落实独生子
女保健费，仍然实行以前制定的免除节育和结扎手术费，以及手术休假期间照发工资、不影响全勤评
奖的政策。

19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工作开始延伸到生产扶助和社会保
险领域。1995 年 10 月，国家计生委与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科委等 10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认真抓好农



84 人口研究 40 卷

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为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提供优先、优惠
政策和优质服务，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生育中的具体困难，并且明确了相关部门在“三结合”
工作中的职责，要求各相关部门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实施针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措施，各
级政府要组织好落实工作。1992 年，在各地前期实践的基础上，国家计生委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
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下发文件，倡导和支持各地开展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如计划

生育手术保险和独生子女“两全”保险( 指健康和生命安全两项保险) ，独生子女和双女户父母养老保
险，计划生育干部( 村级) 养老保险，等等(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 。
步入 21 世纪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2001 年 12 月，第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中专设奖励与社
会保障一章，明确规定了国家在计划生育奖励中的责任，赋予了地方一定的权限。例如: 第二十三条
规定:“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奖励。”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计划生育。国家鼓励保险公司举办
有利于计划生育的保险项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原则，在农村实行多种形
式的养老保障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第二十八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
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贫项目和社会救
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开始制定实施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工作“三项制度”，即:

2004 年 3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出台的《关于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
程试点工作的意见》( 简称“少生快富”工程) ，2004 年 3 月国务院转发的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
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简称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扶制
度) ，2007 年 8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
案》( 简称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 。“三项制度”所需资金，采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的做
法。“三项制度”的实施，迈出了由国家财政提供奖励扶助资金、实行全国统一的奖励扶助政策的第一
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早期实施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一般都只是由国家规定奖励和优待的原则，而国家财政基本

不承担实际责任，缺乏全国统一的具体规定和标准，由此便导致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标准存在较大的

地区差异。
由于国家层面仅制定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最低标准，并将制定细则的权利赋予省、自治

区、直辖市，加之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
我国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形成了较大的省际差异。
首先，晚育假期也是长短不等。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在法定生育假期的基础上，再增加 30

天;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增加 60 天，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是规定了包括法定生育假期在内的
180 天的产假。
其次，独生子女保健费省际差异巨大。北京、天津、河北等 16 个省份的标准为每月不低于 10 元;

河南、安徽、江苏和江西等 4 个省份的标准为每月不低于 20 元;标准最低的为江苏，每对夫妻每年各
领取不低于 20 元;标准最高的为海南，每月不低于 100 元;还有一些省份制定的标准为每月不低于 30
元或 50 元，或者每年不低于 100 元或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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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奖励差异显著。在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待遇上，有的省区发放一次性奖励
( 如一次性奖励 1000 元、2000 元、3000 元不等，或者按上年平均工资的 30%计算一次性奖励) ;有的省
区则是加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 如加发 5% ) ;有的省区既发放一次性奖励，也按比例增发退休金。
第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扶助政策也不一致。有 7 个省区执行了与国

家制度( 2014 年开始实施的调整后的标准) 相一致的区分城乡的标准，即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
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 270 元、340 元，农村每人每月 150 元、170 元。而多数
省区仍然沿用了原来不分城乡的扶助办法，其中少数省区统一执行国家规定的城镇标准，多数省区提

高了扶助标准，最高的为 680 元。还有一些省区做出发放一次性扶助金的规定，最多的 3 万元; 有 6
个省区提高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的扶助标准，最高的为 1200 元 (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
2015) 。
此外，还有少部分省区对放弃二孩生育指标的家庭给予奖励，奖励金额 1000 ～ 3000 元不等，但多

数省区并没有这一奖励。还有部分省区针对独生子女或“双女”制定实施了升学加分的照顾性政策，
在中高考录取中给予 10 ～ 20 分的加分。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工作中，不仅省级层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由于不少省区的《计划生育条例》在

奖励扶助标准方面也都是做出“不低于”的规定，实际上也就是赋予了下级一定的变通权限。由于缺
乏对标准提高程度的限定，即没有设定调整的“上限”，就导致了各市、县间更大的差异。同一个省区，
有的市县仅仅执行省级标准( 实际上就是最低标准) ，有的市县却大大提高标准，甚至还增加更多的奖

励扶助项目。例如，在失独家庭扶助方面，有的城市发放 3 万元的一次性扶助金，但多数地区则没有。
总的说来，以往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安排都是服务于“提倡一孩”的目标，而且存在较为突出的城

乡差别、地区差别、民族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奖励扶助中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后，生育两个子女的家庭将成为多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多年的服务于“一孩化”的奖励扶助
政策显然就不合适了，必须加以修订( 吕红平，2015 ) 。因为按照奖励的原则，奖励对象一般都是少数
群体，奖励的目的在于通过奖励少数典型和模范，引领和带动多数群众，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

3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调整的原则

为了更好地体现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更好地保障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更好地引导广大群

众按政策生育，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后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调整，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科学衔接。
生育政策由“提倡一个”调整为全面“提倡两个”后，奖励扶助对象必然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奖励

扶助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计划生育数量调节政策的客观要求。然而，与生育数量调节政策的调整相比，
奖励扶助政策调整涉及的情况更为复杂，尤其是对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需要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前后

的具体要求而确定，并且处理好政策调整前后的衔接。按照修订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获
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在国
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

关奖励扶助。”一句话，就是体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与生育政策相适应的原则，继续对已经形成的
计划生育家庭继续执行以往的奖励扶助政策。实际上，这里已经暗含着“老人老办法”的意思，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后不再认定和发放新的《独生子女光荣证》，不再对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给予奖
励。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中共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
理的决定》，更具体地明确了这一点，其中指出:“对政策调整后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不再实行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等政策”。但是，为了体现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连续性，还要求“对政策调



86 人口研究 40 卷

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政策，在社会保障、集体
收益分配、就业创业、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予以倾斜”，不断“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特别扶
助制度，实行扶助标准动态调整”。集中到一点就是说，在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调整中，要实行“老
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所谓“老人老办法”，就是指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已经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不能或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应当继续按规定的条件、标准和年限，享受各项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政策。并且还要依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化等实际情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逐年
提高奖励扶助标准。特别是对于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死亡的特殊家
庭，不但要给予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还要做好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帮扶工作，承担起

政府的“托底”保障责任( 吕红平，2015) 。
所谓“新人新办法”，就是指“全面两孩”的新生育政策颁布实施后，终止了实行 30 多年的独生子

女政策，改为全国统一的“全面两孩”政策，即使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也不再为其发放《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不再享受原来的独生子女奖励扶助政策。同理，新形成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及双女户，亦不
再继续享受原来实施的面向农村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
事实上，除“老人”和“新人”之外，还存在“中人”，即那些已经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

仍具有生育能力并且要求再生育的育龄夫妻。对于这一群体，不仅要鼓励和支持他们生育二孩，而且
还要向他们提供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服务，让他们生的出、生的好。当然，当这些夫妻成功生育第二
个子女后，就意味着由“老人”变成了“新人”，也就不能继续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优惠待遇了。
不过，他们此前已经享受的奖励也无须退还，因为从前只生育一个子女与现在再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

为，都符合法律规定。
做好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衔接工作，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奖励扶助政策，需要对

“老人”和“新人”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笔者认为，这个界限就是修订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实施
时间，即 2016 年 1 月 1 日。在此之前已经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即为“老人”，在此之后的生
育主体即为“新人”。而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已经生育一个子女且自愿不再生育的夫妻，倘若还未
来得及申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则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及时申请办理;
逾期仍未申请办理的，则视为自动放弃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待的权利。
二是公平公正。
权利平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理念的重要

体现。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两孩”的政策调整目标，意味着将要取消以往生育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不分
城乡、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地把所有家庭均纳入二孩生育的范围之中( 翟振武，2014) ，体现了法律面前
权利平等的原则。与此相适应，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调整或修订，也应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取消
或弱化各种差异，实行或逐步走向以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的全国统一的政策，使相同情形的公民享有

相同的获得国家帮扶的权利。这样的调整，有利于消除因为奖励扶助标准的显著差异引发的部分奖
励扶助对象的不公平感。
三是国家尽责。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应当是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工作的责任主体。只有国家尽

责，才能实现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中的权利均等和帮扶对象的“利益共享”。以往的计划生育奖励、独生
子女奖励等，要求单位承担一定的责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后依然要求单位承担独生子女
夫妻奖励措施中的有关内容，如独生子女保健费等。由于单位性质不同、经费来源不同、尤其是部分
企业经营困难等原因，不少单位难以落实到位，再加上多数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基本上不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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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各种要求基层单位承担的奖励，导致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不能享受或不能全额享受奖
励扶助，形成事实上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不公平。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来说是具有不利影响
的，家庭利益往往会受到部分损失，实行计划生育最大的受益主体是国家和社会。按照谁受益、谁补
偿的原则，计划生育奖励的责任主体自然应当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 陈友华、徐愫，2010 ) 。因
此，应当坚持国库保国策的原则，政府承担起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责任，尽可能实行全国统一的标准，

最起码也要做到省级层面的统一，兑现政治承诺，体现政府尽责。
四是社会关注。
计划生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尤其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工作，不

仅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例如，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帮扶工作，经济帮
扶仅仅是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一个方面，很多家庭对精神慰藉、日常照料、疾病护理、养老服务等非经
济关怀有着更为强烈的需求，而现在实施的特殊家庭扶助措施，基本上限于经济方面。要满足这些家
庭多方面的需求，需要利用非政府组织，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尤其是社工和志愿者，让他们积极参与

到扶助工作中去。从一些地方的扶助实践看，邻里、社工、志愿者、社会心理师等，或者与扶助对象熟
悉，或者具有专业技能优势，在扶助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要实现社会关
注和共同参与，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如向社会组织赋权、政府购买服务等，通过增强其自我发展能
力，扩展其服务领域和服务内容。

4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需要重点修订的内容

一是“双轨制”。
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实施及“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启动后，将不再为“新人”办理发放新

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新人”即使只生育一个子女，也不再具有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政
策的资格;农村地区的“新人”亦不能享受原有的多项针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所有依
法生育的“新人”，都将统一按照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享受奖励扶助待遇。
但对于“老人”而言，仍然可以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也就是说，应该尊重历
史形成的客观现实，区别对待“老人”和“新人”，实行“双轨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老人老
办法，新人新办法”。虽然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在“老人”和“新人”之间还存在“中人”这样一个过渡性
群体，但并不需要专门制定针对“中人”的奖励扶助政策，因为有二孩生育意愿或行为的那部分“中
人”，未生育二孩前仍是“老人”，生育二孩后自然而然就变成了“新人”，而且这个过渡期很短。

2015 年 10 月 30 日国家卫计委王培安副主任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答记者问时，也明确表达了
这一意思。对于“新人”来说，虽然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但根据新修订
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奖励”的规定，国家
还将制定面向“新人”的奖励扶助政策，只是具体奖励方式目前还不明确。根据“单独二孩”政策的初
步实施情况看，尽管由于政策实施时间短、部分群众忌讳羊年生育等原因，效果不够理想，但并不能排
除部分年轻人因工作、生活、经济压力过大，而不愿生育二孩的情况。为了鼓励和帮助群众按政策生
育，减轻家庭的生育和抚养负担，使他们能够生的好、养的起，解决由于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
本升高导致的一些夫妇不愿意生育二孩的问题( 胡美娟，2015 ) ，并且体现国家在生育中的责任，有必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育儿津贴”制度，对计划生育家庭养儿育女提供资金上的帮助。所谓“育儿津
贴”，类似于一些国家的“奶金”。按照我们的设想，“育儿津贴”主要用于帮助那些依法生育的家庭减
轻育儿经济负担，自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开始按月或按年发放，直至子女成年为止;自生育第二个子女

( 包括双胞胎) 后，开始按月或按年发放二孩“育儿津贴”，直至第二个子女成年为止。“育儿津贴”可
以采用现金、代金券、专项购物券、购物卡等多种形式发放。为保证专款专用，使“育儿津贴”真正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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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身上，最好采用婴幼儿用品购物券、牛奶及乳制品购物券、儿童服饰购物券等形式发放。为了达
到调控生育水平的目标，可以制定金额不等的分胎次补助标准。例如，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初期，
一孩生育津贴可以适当高一些，以便与原来的奖励扶助政策相衔接;在二孩生育率不能达到理想状态

的情况下，为鼓励按政策生育，可以适当提高二孩生育津贴。这样的补助形式，既体现了政策性( 针对
按政策生育的家庭) ，也体现了责任性( 生育不仅仅是家庭的“私事”，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公事”) 。
总之，善待历史，着眼未来，需要并行“双轨制”，实行面向“老人”的独生子女奖励扶助政策和面

向“新人”的“全面两孩”背景下的“育儿津贴”政策。
二是包到底。
对于历史形成的计划生育家庭，尤其是失独家庭和伤病残独家庭，国家应当兑现承诺、尽到责任，

建立健全针对这些家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帮扶力度，创新帮扶形式，扩展帮扶内容，切实帮助他们

解决好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奖
励帮扶制度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化情况，不断提高帮扶标准，如规定一个与

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挂钩的奖励扶助标准提高率，逐年提高奖励扶助额度，使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始终

保持在中等生活水平以上。概而言之，就是善待历史，不能让率先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体失望，不能让
听党的话的人伤心，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三是增重点。
我国现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既包括失独家庭，也包括伤病残独家庭，无论是政府工作

重点，还是社会舆论焦点，实际上更多地都放在了失独家庭上。失独父母帮扶工作非常必要，帮扶再
多也不为过。但是，伤病残独家庭更为复杂的困难也不容忽视。因为伤病残独家庭面临着更多的经
济困难，不仅需要承担伤病残子女的治疗和康复费用，而且为了照料伤病残子女，部分父母甚至不得

不放弃工作，或提前退休，影响到自身的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堪忧，以至于一些家庭因为难以承受

伤病残子女的治疗和康复费用而中断治疗和康复。另一方面，伤病残子女较大的照料需求，使这些家
庭面临更多的照料困境。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下形成的浓重的“子女情结”，无论“子女”年
龄多大、境况如何，在父母眼中永远都是需要照顾的“孩子”。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很多伤病残独生子
女父母的内心深处都承受着非常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对伤病残独生子女在自己“百年”之后的生活照
料问题忧心忡忡。因此，在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工作中，应当增加针对伤病残独家
庭的帮扶工作内容，如发放伤病残子女康复津贴、照料补助，或政府出面为伤病残独家庭购买劳务等。
总之，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此外，“全面两孩”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调整还应当简化现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金发放

中的审批制度，让按政策生育的家庭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奖扶政策的优先优惠，以提高群众依法生育

的积极性。再就是延长妇女产假，增设面向丈夫的生育护理假，建立“产假”之后的用于照料入园入托
前子女的带薪或低薪育儿假，以进一步保障孕妇健康，缓解婴幼儿看管照料难等问题，进而，提高夫妻

生育意愿，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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